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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 

作者简介 

蔡锷（1882—1916）民国初年讨袁护国军将领。湖南邵阳人。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

师事梁启超、谭嗣同等。1899 年赴日，曾入陆军成城、士官两校学习军事。辛亥革命时为

云南新军总指挥。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运动”。1916

年病逝于日本。 

诗歌 

杂感十首 

（一九〇〇年十月） 

拳军猛焰逼天高，灭祀由来不用刀。 

汉种无人创新国，致将庞鹿向西逃。 

前后谭唐殉公义，国民终古哭浏阳。 

湖湘人杰销沉未，敢谕吾华尚足匡。 

圣躬西狩北廷倾，解骨忠臣解甲兵。 

忠孝国人奴隶籍，不堪回首瞩神京。 

归心荡漾逐云飞，怪石苍凉草色肥。 

万里鲸涛连碧落，杜鹃啼血闹斜晖。 

卅年旧剧今重演，千八百六十年， 

千载湘波长此逝，秋风愁杀屈灵均。 

哀电如蝗飞万里，鲁戈无力奈天何。 

中原生气戕磨尽，愁杀江南曳落河。 

天南烟月朦胧甚，东极风涛变幻中。 

三十六宫春去也，杜鹃啼血总成红。 

贼力何如民气坚，断头台上景怆然。 

可怜黄祖骄愚剧，鹦鹉洲前戮汉贤。 

烂羊何事授兵符，鼠辈无能解好谀。 

驰电外强排复位，逆心终古笔齐狐。 

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 

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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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文 

致袁世凯电 

1915年 12月 24日 

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纲废堕，根本动摇，驯至五团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

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

侮，无地不然。顷间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

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

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电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

明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

痛哭陈词，屏息待命。 

为申讨袁世凯致各省通电 

1915年 12月 24日 

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卒召外侮，警告迭

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锷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沦胥，

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连日致电袁氏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

迭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夫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

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锷等身受国恩，

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

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

锷等夙爱和平，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

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

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

略可预测。锷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

麾下若忍于旁观，锷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

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稍亘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

轹釜。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锷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

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

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危微；保国覆宗，待

举足之轻重。致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 

致四川陈宦将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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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12月 25日 

别来末由通款曲，常用耿耿。国体问题发生后，外瞩国际，内察舆情，焦灼彷徨，莫知

所措，清夜扪心，尤难稍安。在京曾多方设法，冀挽狂澜，卒归无效，乃决然引去。月来涉

足东邻，周历南北，知某国所以谋我者，蓄蕴甚久，国人之欲图覆袁者，蔓衍甚广，进行极

锐。默察全国人心，对于中央已无些须系念之余地。众叛亲离，其何以立？纵吾侪倾心拥护，

幸平大乱于一时，而项城已近日薄西山之年，一旦不讳，复成土崩瓦解之局。我公明达，谅

早洞瞩及此。同人再四熟筹，非趁兹时会建造新国，不足以换厄运而植新，一切计划现已着

着实行，滇黔粤桂湘赣宁浙苏鲁等省，或早经决心，预有准备，或运动成熟，克期发动。我

公热忱爱国，洞察机先，谅有同心。如能登高一呼，将见万山响应。锷虽不敏，愿效负弩。

此间同人佩公甚至，亦惟马首之是瞻。何去何从，惟公裁之。闻黄陂甚危，段芝老已被害，

深为恸悼。京中名流多被嫌禁锢，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是晚清之不若矣。临电不胜翘企之

至。杏村、穆生、鸣阶、时若诸兄并乞代致拳拳。 

滇黔护国军总司令致各省都督、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电 

1915年 12月 

前会滇黔两省劝阻帝制，良念风雨飘摇，不堪再经扰乱。如果袁逆悔祸，则吾言见用，

弭患无形，我辈虽以言见嫉，终身颔，尤所甘心。不图彼昏不悟，置若罔闻，尤复日肆狡谋。

内则辇金四出，羽檄纷飞，挥国帑若泥沙，驱国军若犬马；外则输诚通款，乞怜外人，以国

家为牺牲，引虎狼以自卫。迹其愦乱昏暴，直熔王莽、董卓、石敬瑭、张邦昌于一炉。似此

遗臭心甘，迁善路绝，更无委蛇迁就之余地。故万不得已，会商滇黔，与袁告绝。滇督唐公，

黔督刘公，皆忠潮奋发，各以所部编成护国军，以属之锷。负弩之责既专，绝缨之志已决，

是用整队北行，取道蜀汉，誓清中原。夫乱贼人得而诛，好善谁不如我。引领中原豪杰，各

有深算老谋，尚望排除万难，早建大义。勿使曹瞒拊手，笑天下之易定，遂令伊州披发，决

百年之为戎。国家幸甚。 

敦促各省举义之通电 

1915年 12月 

前承两电，计蒙鉴察。袁氏违法背誓，背叛民国，凡有血气，莫不痛心，矧在服民国之

官食民国之禄者。乃电告已一周间，响应固不乏人，尚有多省未闻同申大义，一致进行。见

义不为，当仁而让，坐失事机，宁不可惜者。岂有恋于袁氏之爵禄，不欲舍弃耶！夫袁氏爵

赏之滥，亦可谓空前绝后矣。羊头灶婢，尽授官阶，走卒贩夫，咸膺爵位。物以稀而可贵，

袁氏名器之滥如此，岂尚有价值之可言？果能同举义师，拔彼赵帜，共和复故，民国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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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烈烈轰轰，光耀千载。以观彼爝火之虚荣，冗滥之官职，曾腐鼠之不若矣。又岂惑于袁

氏之私惠，不忍背弃耶？吾人所受之官禄，民国之官禄也。受爵公庭，谢恩私室，君子鄙之，

何私惠之足荣？况袁氏要结虽工，而阴狠实甚。附我者则视之如犬马，异己者则诛之如寇仇。

为怨为德，何常之有？今日以私恩之故，徘徊犹豫，异日功狗之烹，可翘足而待。与其噬脐

后悔，何如及早决心。左提右挈，成功可必，保节全身，在兹一举。不然，其必以君宪政治

为真可行耶？姑勿论世界文明已趋共治，君主国体日在淘汰之中。即就现政而论，袁氏就职

以来，摧残舆论，滥耗库储，生杀由心，法律刍狗，民生困敝，呼诉无门。名为共和总统，

实无异于君主专制，凡所设施，皆以为其私耳，所谓福国利民者安在哉？其为总统犹横恣如

是，则异日之君主可知。今若戮力同心，铲除帝制，推倒袁氏，重建共和，则法美之良规具

在，我中华民国巍然继起于东亚大陆矣。舍此三者之外，则必其劫于积威之故，而不敢发难。

不知自筹安会发生以来，薄海人民，同深愤恨，贤达君子，高举远引，众叛亲离，已成独夫。

攘臂一呼，行见众山皆应；摧枯拉朽，可卜操券而决。又或狃于目前之安，悯念民生之苦，

不欲变动贻累地方。不知见小利者反致大害，怀安乐者反贻困苦。况今日国民之困敝甚矣，

不改弦而更张之，又何乐利之可言？今兹之举，正所以去苦害之域，臻乐利之境，除帝制之

毒，复共和之庥，安之大者也。人类以求安为目的，不此之求，复何求哉？锷等计划已定，

着着进行，但有进死，更无退生，非达到还我共和民国之目的不止。诸公皆当世贤俊，手造

民国，忍使庄严璀璨之名邦坠于浩劫而不复耶！神州陆沉，谁辞其咎？同舟共筹，大有其人。

恐着鞭之先，我愿负弩以前驱。切盼深谅热忱，共兴义举，机缘可惜，宏愿必偿。盖以正胜

邪，以直胜曲，自然之验，必至之符也。幸勿存心观望，坐误时机，甘作公民之敌，自贻后

至之羞，万世千秋永为世界人之诟病，则幸甚矣。临电神驰，伫聆好音。 

声讨袁逆之通电 

1915年 12月 

呜呼！天祸中国，实生妖孽！袁氏以子孙帝王之私，致亿兆生灵之祸，怙终不反，愎谏

无亲，既自绝于国民，义不同其履戴，敢声其罪与众讨之。袁氏昔在清廷，久窃权位，不学

无术，跋扈飞扬，凶德既已彰闻，朝端为之侧目。造民军首义之日，及清廷逊位之时，袁氏

两端首鼠，百计媚狐，以孤儿寡妇为大可欺，以天灾人言为不足畏。迹其侮弄神器，睥睨君

亲，固已路人知司马之心，识者有沐猴之叹。惟时我邦人诸友，念风雨之飘摇，惊民生之涂

炭，永怀国难，力奠邦基，故赣宁之役无功，而皖粤之师亦挫。乃袁氏恃其武力，遽即骄盈，

蹂躏人权，弁髦法治，国会加以解散，自治横被摧残，异己削迹于国中，大权独操于一手。

彼固曰是可以有为矣。卒之无补时艰，不保中立，济南自拓夫战域，辽东复展其租期，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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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为城下之盟，被发有陆沉之痛。呜呼！我国民之忍辱含垢为已甚矣。袁氏之力图湔雪以

求报称，宜何如者？何图异想忽开，野心愈肆，元首谋逆，帝制自为。筹安会发生于前，请

愿团继起于后，等哀章之金匠，假强华之赤符。对内国人民，则谓外议之一致，于外交方面，

复假民意以相欺。自奋独夫之私欲，掩天下之耳目。呜呼！永除专制，夫已氏口血未干；难

拂民心，清帝之诏书具在。无信不立，宁得谓人？食言而肥，何以为国？因之外侮自召，警

告频来，干涉之形已成，保护之局将定。此时杨再思一日天子，宁复有人间羞耻之心；他日

石敬瑭半壁河山，更安有吾民视息之所。兴言及此，哀痛何云！夫总统一国之元首，中外所

具瞻也。今袁氏躬为叛逆，自失元首之资格，斯其丑行凉德，固有无能为讳者，更举其略，

以告国人：南北和议初成，党人欢迎南下，袁氏欲留无辞，乃煽动兵变以为口实。京津一带，

惨付劫烧。张家口兵变，首乱不过数人，而全军咸遭坑杀。逞一己之淫威，轻万众之生命，

是为不仁。黎副总统一代元勋，功在民国，段陆军总长当世人杰，志尤忠纯，皆袁氏股脓心

膂也。徒以反对帝制之故，积被猜疑，瀛台等羑里之囚，西山有云梦之辱。近传噩耗，未卜

存亡。叹乌喙之凶残，悲鸟弓之俱尽，是谓不义。梁士诒、段芝贵、张镇芳、袁乃宽、杨度、

胡瑛、顾鳌辈，皆市井小人，顽钝无耻。袁氏利其奔走，任以鹰犬之材，梁等遂窃威权，肆

其狼狈之技。群邪并进，一指当前，望夷之祸匪遥，轮台之悔何及，是谓不智。当和议初起，

袁氏握清廷全权，每语人曰吾誓不做总统；及叛迹已露，中外咸知，袁氏犹曰公等若再以帝

制相迫，则我必逃英伦。言犹在耳，今竟何如？是谓不信。辛壬之际，义旅同兴，争冒死以

图功，更举国以相授。袁氏之有今日，伊谁之力？乃动玲弹让，横肆诛夷。谓不杀于谦，则

此举无名；谓苟无曹瞒，则几人称帝。功反为罪，生者之力已冤，死而有知，地下之目岂瞑，

是谓不让。又若财权集于内府，计部徒建空名，大借款以盐税抵押，用途始终秘密，长芦运

盐公司独占商利，垄断闻亦同登。袁乃宽、梁士诒、张镇芳，袁氏之聚敛臣也。交通银行，

袁氏之外府也。甚至以一国之元首，而寄私财于他邦，腾笑外人，贻羞当世。其寡廉鲜耻有

如此者！尤可异者，显违亲训，陌视孔怀，乖戾已深，本实先拨。宫门喋血，患已伏于隐微；

斗尺寻仇，祸恐烈于典午。彼宗且覆，吾国何存？哀我无告之人民，忍与昏暴而俱尽者哉！

昔者，董逃未昌，关东州郡同盟；莽窃初成，两河义军并起。今袁氏之罪更浮于二凶，民国

之危尤甚于季汉。而且孙皓与下多忌，祖约偏厄不仁，孟津之八百不期，牧野之三千愈奋，

斯其时也。各省军民长官，身为共和官吏，实系共和安危，必能挥士行之义旗，标茂宏之大

节，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其有海内顾命，先朝耆硕，在昔首阳贬节，原知心在国家，于今

大盗潜移，宁肯助其乱逆，谅同义愤，请共驱除。至南阳旧部，新室故人，谁非国民，岂任

私昵。况悲凉风于斛律，铲地难除；感大树之飘零，长城已坏。难共忧患，请视韩彭，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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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倒戈以图奋袂而起者乎！自余各界人士，虽未与人军师之谋，应念兴亡有责之义，则匹夫

蹈海，义感邦君，小吏登坛，节厉群后，于古有之，是所望也。锷等痛念阽危，诚发宵寐，

力虽穷于填海，志不挫于移山，请负弩以先驱，冀鼓桴之相应，将与摧公路之枯骨，定杨越

之居尸。义声播而黄河清，大旆指而燕云卷。然后保固有之民国，定再造之旧邦，解此倒悬，

绵我华胄，天下自此定矣，诸公其有意乎？乃若觊延漏刻，眷恋穷城，等防后之稽诛，效蜚

廉之死纣，则师直为壮，助顺者天，何枯朽之能安，将声名之并裂。幸勿贻悔于他日，庶其

有感于斯文。 

声讨袁逆并宣布政见之通电 

1915年 12月 

前日所发檄文，谅已达览。惟尚有未尽之义，敢再掬诚报告于下。慨自晚清失政，国命

阽危，我国民念竞存之孔艰，痛沦胥之无日，共倡义举，爰建共和，统一需人，乃推袁氏。

当元二年之交，举国喁喝望治，爱国之土不惜牺牲一切，与袁氏相戮力，岂其有所私于一人，

冀借手以拯此垂亡之国而已。袁氏受国民付托之重，于兹四年，在政治上未尝示吾侪以一线

之光明，而汲汲为一人一家怙权固位之私计：以阴柔之方略操纵党派，以狠鸷之权术蹂躏国

会，以卑劣之手段诛锄异己，以诱胁之作用淆钳舆论，以朋比之利益驱策宵小，以虚矫之名

义劫制正人。受事以来，新募外债数逾万万，其用途无一能相公布。欧战发生，外债路绝，

则专谋搜刮于内。增设恶税，强迫内债，更悬重赏以奖励掊克之吏。不惜民力，竭泽而渔，

以致四海困穷，无所控愬。问共聚敛所入，则惟以供笼络人士，警防家贼之用，而于国务丝

毫无与。对外曾不闻为国防之计划，为国际经济竞争之设备，徒弄小智小术以取侮于友邦，

致外交着着失败。对内则全不顾地方之利害，不恤人民之疾苦。盗贼充斥，未或能治，冤狱

填塞，未或能理。摧残教育，昌言复古，垄断实业，私为官营。师嬴政愚弱黔首之谋，尊弘

羊一孔之教。法令条教，纷如牛毛，朝令夕更，自出自犯，使人民无所适从，而守法观念驯

至澌灭以尽。用人则以便辟巧佞为贤，以酷苛险戾为才。忠谠见疏，英俊召嫉。遵妾妇之道，

则立跻高明；抱耿介之志，或危及生命。以致正气销沉，廉耻扫地，国家元气，丧无余。凡

此征象，万目具瞻。以较前清黑暗泯棼，奚啻什倍。我国民既惩破坏之不祥，复谅建设之匪

易，含辛忍痛，冀观后效，掏诚侧望，亦既数年。方谓当今内难已平，大权独揽，列强多事，

边患稍纾，正宜奋卧薪尝胆之精神，拯一发千钧之国命。何图彼昏，百事弗恤，惟思觊觎神

器，帝号自娱，背弃口宣之誓言，干犯公约之宪典，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授意鹰犬，遍布

爪牙，劫持国人，使相附和。良士忠告，充耳弗闻，舆论持正，翻成罪状。以致怨毒沸腾，

物情惶骇，农辍于陇，商闭于廛，旅梗于途，土叹于校。在朝节士，相率引退；伏莽群戎，

6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伺机思逞。驯至列强干涉，警告再三，有严密监视之宣言，作自由行动之准备。夫以一国之

内政，乃至劳友邦之容喙，奇耻大辱，宁复堪忍？谁为为之，乃使我至于此极也！今犹不悛，

包羞怙恶，彼将遂此大欲，餍其祸心。苛非效石晋割地称儿之故技，必且袭亡清奖拳排外之

覆辙。二者有一于此，则吾国永沉九渊，万劫宁复？先圣不云乎：乱贼之罪，尽人得而诛之。

况乃受命于民，为国元首，叛国之事实既已昭然，卖国之阴谋行且暴露，此而不讨，则中国

其为无人也已？呜呼！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而立国于今，抑何容易！人方合兆众为一体，

日异月新，以改良其政治。稍一凝滞不进，已岌岌焉为人鱼肉是惧，况乃逆流回棹，乃更有

帝制自为之举？譬犹熟视父母，宛转属纩，而复引刀以诛之，别有肺肠，是孰可忍？数月以

来，淫威所煽，劝进之辞，所在多有。彼方假借指为民意，冀以窃（以下原文脱漏十一字—

—编者）欲袭中世纪东方式奸雄之伎俩，七取权位，而谓可以奠国基安社稷，稍有常识者皆

知其无幸也。袁氏对于国家既悍然不自知其职责之所在，对于世界复懵然不审潮流之所趋，

其政治上之效绩，受试验于我国民之前者亦既有年，所余者惟累累罪恶，污我史乘，他复何

有？就今怵于名分，不敢明叛国体，然由彼之道，无变彼之术，亦惟有取国家元气，旦旦而

伐，酝酿大乱，以底于亡已耳。况当此祸至无日之时，借誉当时，掩罪后史？实则群公之权

宜承旨，或出于顾全大局投鼠忌器之苦心，或怀抱沉机观变待时而动之远识，岂其心悦诚服，

甘作贰臣，狂走中风，殉兹戎首？锷等或任职中枢，或滥竽专阃，为私计则尊显逾分，更何

所求，与袁氏亦共事有年，岂好违异？徒以势迫危亡，间不容发，邦之阢陧，实由一人，亦

既屡进痛哭之忠言，力图最后之补救。奈独夫更无悔祸之心，即兆众日在倒悬之域，是用率

由国宪，声罪致讨，剪彼叛逆，还我太平。义师之兴，誓以四事：一曰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

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二曰划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三曰建设名实

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四曰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此四义

者，奉以周旋。下以徼福于国民，上以祈鉴于天日。至于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惟行乎心之

所安，由乎义之所在。天相中国，其克有功。敢布腹心，告诸天下。 

致华侨之通电 

1915年 12月 

华侨同胞公鉴：我四百兆人民含辛茹苦，肇造民国，委托袁世凯，奉以统治大权，原期

其励精图治，福国利民。乃袁氏包藏野心，蔑弃约法，利用群小，狗苟蝇营，为渊驱鱼，为

丛驱雀，日以变更国体恢复帝制为号召。于是自中央以及各省，望风承旨，颂王莽功德者奚

啻万人，称魏瞒神圣者何止百辈。始犹托名讨论，继则演成事实，行将举无数志士仁人心血

头颅所换得之共和民国，化为一家之私产。良友忠规，如未闻；五国警告，悍然不顾。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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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奸贪，沦全国于永劫。阴霾盖地，毒雾弥天，天下可痛之事，孰有甚于是者？锷等受民

国付托之重，忝总师干，义愤撄心，无可再忍，爰子本月二十三日电致袁氏，要其取消帝制，

惩办元凶，限以二十四点钟内答复，并通电各省求表同意，一致进行；一面简练军实，整率

义旅，声罪致讨。呜呼！国家者，人民之公有物也。人民者，国家之主人翁也。当袁氏就职

总统之初，何尝不一再声明保持共和，永不使君主复现。乃息壤在彼，不惜食言而肥。苟全

国人竟从此默尔而息，一任其为所欲为，则是国魂已亡，人心已死，我神州古国将从此永堕

于万劫而不可复矣。所幸攘臂一呼，同声相应，川黔各省，戮力同心，誓将扫除帝制，拥护

共和。诸父老昆弟侨诸海外，眷念祖国，山川阻深，不能自致。用特沥陈起义实情，请赐明

察。 

致驻外国各公使通电 

1915年 12月 

伦敦、波尔多、维也纳、日本东京、华盛顿、彼得格勒、柏林、罗马中国公使钧鉴：袁

氏背叛民国，帝制自为，内拂舆情，外召干涉。迭经劝告，怙恶不悛。锷等受职民国，只知

巩固共和。现已纠合义军，婴守滇黔，严拒伪命，传檄声罪，共逐独夫，地方又安，军民扬

厉。公等衔民国之命，当必效忠宣勤。务望鼎力维持，同申义愤，不胜盼祷。 

云南起义告滇中父老文 

1915年（民国四年）12月 

锷去滇二年于兹矣。忆辛亥起义，仓卒为众所推，式饮式食于兹土者亦既有年。自维德

薄能鲜，无补于父老。而父老顾不以其不职而莫我肯穀焉，则父老之所以遇我者良厚。属以

内迁，不获久与父老游，卒北行，伴食权门，郁郁谁语？睹此国难之方兴，计好义急公，堪

共忧患誓死生者，茫茫宇内，盖莫我滇父老若。今锷之所以来，盖诚有为国请命于父老之前

者，愿父老之垂听焉。 

民国成立以还，袁逆世凯因缘事会，遂取魁柄；凭权借势，失政乱国。内则金壬竞进，

苛政繁兴，盗贼满山，人民憔悴；外则强邻侵逼，藩服携贰，主权丧失，疆土日蹙。乃袁逆

曾不悔祸，犹复妄肆威权，排斥异己，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等法制如弁髦，玩国民于股掌。

伊古昏暴之祸，盖未有若袁逆世凯之甚者！顾中国志土仁人所以忍痛斯须，虚与委蛇者，诚

念飘摇风雨，国步方艰，冀民国国体不变，元首更替有期，犹可徐图补救耳。乃袁逆一身祸

国犹虞不足，又复帝制自为，俾兹祸种，贻我新邑。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比者

胙土分封，绵蕞习礼，袁逆急急顾景，若不克待。而起视四境，则弥天忿叹，群发曷丧偕亡

之恶声。武夫健士，则磨刀霍霍，莫不欲刃贼腹。袁逆日暮途穷，谋逆愈亟，惧人心之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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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又援外力以自固。参加欧战之危局，哀乞东邻之援助。以若所为，不惜以国家为孤注，以

求彼一人之大欲。 

呜呼！袁逆冢中枯骨耳！石敬瑭、张邦昌之故事，彼固可聊以自娱。顾我神明华胄，共

偷视息于小朝廷之下。磋我父老，其又安能忍而与此终古耶！诸葛武侯有言，汉贼不并立，

王业不偏安。今日之势，民国国民与袁逆义不共戴。三户亡秦，一旅兴夏，有志者事竟成，

此匹夫之通责，而亦天下之公言。虽然，积威约之渐，举国若瘖，相视莫敢发难。独以西南

一隅，先天下而声叛国之罪，是则我父老之提携诱导，其义闻英声，夫固足以大暴于天下后

世矣。 

锷远道南来，幸获从父老之后，以遘兹嘉会，而又过辱宠信，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

俾得与逆贼从事。锷感激驰驱，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而已。抑

全功未必一蹴之可企，而有志岂容一息之或懈。锷行矣，其所贾余勇，策后劲，以期肤功迅

奏，而集民国再造之大勋者，伊谁之责？愿我父老之一鼓作气，再接而再励，以期底于成。

斯国家无疆之庥，而亦吾滇父老不朽之盛业也。 

护国军出师誓告国人文 

1916年（民国五年）1月 

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蔡锷誓告于我全国同胞公鉴：袁为不道，窃号自娱，言念国危，

有如朝露。锷等不忍神明之胄递降舆台，更惧文教之邦永沦历劫，是用奋发，力任驱除。首

事不过兼旬，风声已播全国：具见时日之痛悉本于人心，差幸疾风之节犹光于天壤。惟是榱

崩栋折，讵一木之能支，定倾扶危，将群材之是赖。锷等回天力薄，返日心长，不惜执挺效

挞伐之先，所冀鼓桴有声应之助。乃如党分洛蜀，疑有异同，地判越秦，不无歧视。或谓伯

符有坐大江东之势，抑恐敬业存邮觊觎金陵之心。凡此疑似之辞，虑不免于谗间之口。窃为

是惧，用敢披沥肝胆，谨布誓词以告国人，并自申警：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

个人权利思想，悉予铲除。 

一、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

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一、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

消，绝无偏倚。 

一、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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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四义者，誓当奉以周旋。苟此志之或渝，即明神所必殛。皇天后土，实式凭之。惟我

邦人诸友，鉴此心期，或杖策以相从，亦剑履之遽及。其诸同仇可赋，必有四方豪杰之来，

众志成城，不堕二相共和之政。谨告。 

致北方各师旅团营长函 

1916年 1月 

夫鲁仲连东海之一匹夫耳，乃能力拒强秦，取销帝号，申大义于天下，增历史之光荣。

华盛顿北美一军人耳，乃亦具独立不羁之精神，争天赋人权之公理，脱离压制，建树共和。

兹二人者，其耳目口鼻身体发肤，无以异于人也，而思想高尚，义勇兼全如是。试一翻太史

公之《史记》，游合众国之都城，卓卓名言，巍巍铜像，不禁令吾人叹美倾服，歆慕不置。

今吾辈亦犹是，挺然丈夫之身，而仍伈伈伣伣，致令袁氏一人施愚民之政策，逞独夫之暴行，

自为帝制，卖国求荣，若竟遂其所为，直将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永世不复之浩劫。此锷等所以

沉舟破釜，泣血椎心，不辞铁血之劳，而谋公共之安者也。粤自清廷逊位，革命成功，袁世

凯之枭雄恣睢，谬窃时誉，尔时在事同人，开诚布公，不忍生灵之涂炭，遂因而推举之，以

为袁世凯果能维持国家之治安，尚不失为当代之豪杰。乃袁氏自就职总统以来，包藏野心，

妄贪帝位。试回溯其四年之种种设施，何尝有一实心实政惠及吾民者，无非为其称帝称尊之

私计而已。今试揭其奸罪为诸君子一略陈之：比年盗贼不靖，萑苻遍野，水旱灾害，环起叠

生，国困民穷已臻极度，仁人君子闻之恻然。矧其为一国元首，宜如何恐惧修省，力谋奠安

生民。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日事敲剥，供其浪费，牢笼要结，无所不至，民生国计，概

未有闻，但肆一己之奸贪，遑恤兆民之困苦，岂非不仁之甚者！世界文明，日趋共和，四海

之富，九五之尊，已成陈迹，荣威久杀。况总统公举，为世界无上之光荣，欲皇帝私传，易

启骨肉残杀之惨祸。分藩衅，官禁横尸，历史昭然，可为殷鉴。袁氏诸子，竞长争雄，各怀

异心，釜豆之煎，伏于眉睫。而乃利令智昏，一切不顾，但求偿其大欲，不虑及于将来，犹

然饰词以告于人曰，余不惜牺牲一家以为国。夫今日之民国，固尚相安无事也，有何不得已

而必欲牺牲其一家始可相救者？其一家之阋墙犹末也，而全国之祸害随之；其一身之甘为石

敬瑭、张邦昌，贻中国以莫大之耻辱犹后也，而陷全国人于奴隶牛马，与独夫以俱尽，岂非

不智之尤者！袁氏两次就职总统，皆宣言拥护共和，永不使君主复见，又其致各省都督书有

云，“世凯束发受书，即慕唐虞官天下之风，以为历代治道之隆污，罔不系乎公私之两念。

洎乎中岁，默识外情，目睹法美共和之良规，以为深合天下为公之训”云云。乃息壤在彼，

竟不惜食言而肥，岂非不信之尤者！袁氏臣事清朝，世承恩泽，外掌封圻，内历枢要。革命

事起，遂复倒戈。民国推任总统，然犹曰民国之元首，公仆而已，代表国家而已，既非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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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帝，即无篡夺之嫌。今则欺人孤儿寡妇，公然取而代之，公然降封为王矣。自古莽操之徒，

犹未必丧心至是也，岂非不义之尤者！天下断未有不仁不智不义不信而可以忝然为民上保邦

家者。凡有血气，宜无不痛心疾首，奋袂而兴，咸思除此叛逆，还我共和。矧燕赵古称多慷

慨悲歌之士，北方强矫，为英豪义士所诞生。时至今日，岂竟无思想之高，义勇之备，如鲁

仲连、华盛顿其人者乎？奈何倡义之举，寂然无闻，北顾山河，犹蒙瘴雾？诸君子皆手创共

和之人，其铲除贪横之政府，保卫神圣之民国，皆其固有之天职，未可放弃者也。谁具桎梏

阻其进行，致使地灵人杰之区，为腥秽迷漫之地？英雄在望，用武无人，讵不大可惜哉！锷

等之素志，本以国家为前提，在平时服从命令，拥护中央，亦与诸君子同其宗旨。但袁氏甘

心叛国，则已为天下公敌，锷等负民国之重托，断不敢附和逆谋，以私害公，用是躬率仁义

之师，誓尽吊伐之责。师直为壮，众志成城，行将会兵武汉，直捣幽燕。我北方诸同胞君子，

见义勇为，当仁岂让，所望深体熟忧，共襄义举，迅奏肤功，救民水火。差以正胜邪，以直

胜曲，自然之验，必至之符也。切勿存心观望，坐失事机，甘作公众之敌，自贻后至之羞，

万世千秋，永为共和民国所诟病，则幸甚矣。临颖不胜迫切之至。 

致河内总督函 

1916年 1月 

前年卸职人都，取道贵治，馆驿延接，待以殊礼，私衷铭感，常不去心。此次南来，再

过棠封，亟愿竭诚踵谢，并抒积悃。徒以身处变局，过门不入，耿耿歉忱，谅蒙鉴原。敝国

不幸，元首谋叛，自为帝制，执意不回，对友邦则伪托民意以相掩饰，对国民则又假称各国

承认以相蒙蔽。究之全国怨咨，除一二私昵佞幸而外，盖未有不深恶痛绝者。至文明各友邦，

夙重正义，虽在君主之国，顾念东亚和平，亦不愿有此无事自扰之谬举，民主之国，更无论

已。顾袁氏利令智昏，不恤祸乱，不畏人言。鄙人在京时，虽复竭忠尽智，希冀感悟，卒归

无效，不得已而约同各省疆吏共举义师，驱除叛逆，拥护民国，以慰我人民倾向共和之真意，

而副各友邦承认民国之厚期。吾国古训，多难兴邦。借鉴贵国历史，帝政王政，屡起屡仆，

而后卒定共和，先进国之微烈具在。锷与国人亦步亦趋，何敢不勉。此举为维持我固有之国

体，既承各友邦承认于前，知必蒙赞同于后。国际之关系，在我军本无变动，惟在袁世凯一

方面擅更国体，或酿国际之纠纷。我军既起，自不能再认袁世凯有代表国家之资格。以后袁

世凯政治上行动，我国民全体当然不负其责。尤望各友邦推承认民国之善意，扶持正义，永

笃邦交。贵国为世界共和缔造之维艰，知必共表同情之谊，而愿观我军之成也。锷统兵北讨，

首途在即，不克躬承教言，良深调张。兹就徐交涉员赴越之便，特持书布诚。 

复北京统率办事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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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 1月 

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

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

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

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

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

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主峰纵极万能，将

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瑭、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

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

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

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

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

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 

致华侨筹饷助义电 

1916年 1月 

前电既蒙鉴察。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苻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元首者，

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

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锷等因是，

义愤风云，志除国贱，但有进死，更无退生。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

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与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

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多。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

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

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数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

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拎鉴。 

敦请柏烈武君为南洋筹款总代表电 

1916年 1月 

民国不幸，元首谋逆，庶政等治丝而棼，四维几扫地以尽，诬民惑世，误国丧权。锷等

慨念杌陧之邦基，伸郁结之民气，因与中原豪杰，并力图谋，勉兴挞伐之师，期复太平之治。

惟是首义区域，负担特重，非厚集军实，不克大振兵威。滇省土气发皇，人心激愤，义声一

播，众志成城。现编护国军次第进发，并设筹饷专局，接济军需。顾集勇敢之边民，师已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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